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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人甲
□冷清秋（河南洛阳）

喜蛋
□朱雅娟（甘肃陇南）

主持词：朱雅娟是甘肃陇南的女作家，
顽强、执着地守候在小小说的家园，守候在
荒烟大漠的最西端。

屡次参加小小说界的聚会，都能见到
朱雅娟背着简单的行囊，匆匆来，匆匆去，
不卑不亢，不急不缓。相逢真诚一笑，作
别挥手再见。

朱雅娟如同一匹桀骜不驯、顽强拼
搏、稳健机智、锲而不舍的西北狼，孤僻
地担当着小小说创作的一份责任，承担
着一种信念。

忽然，我心中产生了一种感动、一
种敬佩，为小小说，为独自守望的小小
说作家朱雅娟。

读朱雅娟的小小说，最先读出的是
不可名状的孤单。

她似乎更愿意在悠悠漫长的历史
间穿行，她更善于向古人倾诉，她似乎
偏好于用怀疑的目光在虚拟的现实里营
造梦幻般的对话。她总是在颠覆人们熟
悉的传说、定论，用自己的思维重新演绎
千古绝唱。她试图用自己的艺术手法和
想象去还原历朝历代的人性本源。

她的探索是孤独的，她的许多作品也
同样弥漫着孤单的苍凉。她让笔端人在时
间的轴线上真实与虚幻并置，历史与现实交
融，奇诡陆离，亦真亦幻，让读它的人欲罢不
能、牵肠挂肚、纠结不安。

朱雅娟的小小说语言是多彩的，有个性、
有生命、有灵性的。她可以根据小说故事的不
同内容而选择不同的语境，这种驾驭语言，甚至
可以说是玩语言的本领，在女作者中十分鲜见。
她擅于把诗词里的通感修辞运用到小小说的叙事之
中，增加语言的情趣，丰富语言的形象，创造语言的奇
妙性，给人以阅读的美感。

读朱雅娟的妙文，呈现在面前的不再是平白静止的
画面，而是散发着动感，充满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多重
感受的绚丽斑斓。

2009年农历三月，我第一次去杭州，参加
一个食品药品管理方面的培训会。那年的杭州

迎来了春寒，在西湖边逛的时候，柳芽蛰伏在柳枝
里，冬日的肃杀尚未褪去。
新修建的雷峰塔也颠覆了我的想象，那是一个很现代

化的充满商业气息的建筑。作为北方人，我可以忍受断桥
不是断的，但不能容忍雷峰塔里有电梯。我几乎仓皇而逃。

肚子饿了，很想吃东西，我选了一家小店踱了进去。看到
很多人点“十八日喜蛋”，我也要了两个。磕破蛋皮，见里头软
乎乎的，呈黄绿色，以为是个坏鸭蛋，才在嘀咕，身旁有个小姑
娘瞧见了，告诉我，这种鸭蛋是孵化了十八天就拿来煮了吃的，
挺有营养的。

剥掉蛋壳，我硬着头皮吃完了这颗喜蛋。蛋里的鸭崽已经
成形，在绒毛下，一个小小的身体蜷缩着。我忽然想起家乡的
两句俚语，一句是“鸡蛋没毛”，一句是“鸡蛋里头挑骨头”。

现在看来，鸡蛋没毛不是真理，鸡蛋里头还真的能挑出骨
头来。

回旅馆后，我兴致勃勃地上网查了许多有关喜蛋的知识，
才知道喜蛋的药用价值不小，有类似于人体胎盘的某些成分，
连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有记载。

这么神奇的食品，当然要推荐给我的闺蜜啦。
我的闺蜜在广州打拼多年，在感情方面，也算阅人无数，可

惜一直没有找到意中人。前些天视频聊天时，她告诉我，她终
于找到真命天子了，是东莞的一个小老板。我说小老板有什么
好，要懂得疼人才是。闺蜜冲我一挤眼道，人家是科技大学毕
业的科班生，是真正的儒商！

闺蜜还偷偷告诉我，她已经有了身孕。
既然喜蛋这么补，我赶紧分享了介绍喜蛋功效的网页链接

给她。
培训结束后，我返回北方自己工作的小城市。
接到闺蜜声泪俱下的控诉电话，是两个月后的一个黄昏。

我这边的小城市已经春意盎然，到处欣欣向荣。
你给我介绍的什么好方子啊？闺蜜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

我孩子没了。
我大吃一惊，最后才听明白，闺蜜吃了不少喜蛋，引起细

菌感染，她流产了。闺蜜的男友听说孩子没了，马上提出跟她
分手……

闺蜜跟我断绝了往来，近六年基本没她任何消息。今年五
一我们这里搞车展，我寻思单位迁到了新区，应该入手一辆代
步车，于是去瞧了瞧。

到了车展现场，意外碰到了闺蜜的大侄子，小伙子大学毕
业后一直游手好闲，成天骑个摩托呼啸而来呼啸而去，见了我
也不搭理。奇怪的是，那天他对我笑脸盈盈，眉宇间是按捺不
住的幸福。他看中了一辆大奔，据说我住的这个小城市只有两
辆。小伙子去签订单了，我还在这边纠结选哪辆经济实用的小
轿车呢。

有什么好牛的呢？有声音在我耳边响起，还不是他姑姑
能做。

我微微侧过身，看到一个打扮入时、浑身散发着劣质香水
味的女人扁着嘴，挽着身旁的男人，以唯恐天下人听不到的声
音说。

他姑姑专爱挑那些有钱有家室的男人，跟人家怀了孩子就
要抚养费，要完了就把孩子打掉，听说她讹的钱都能买一架波
音飞机了……

八月十五前后，我意外收到了闺蜜寄给我的礼物，居然是
一箱喜蛋。包装看上去没一点儿破损，但里头至少有一半喜蛋
的蛋壳已经破了，满箱子都是鸭崽小小的尸体。箱子里有一张
书笺，说她现在已经生不了孩子了，也不想再生了。还有，她寄
给我的这些，都是“活珠子”。

“活珠子”我懂，就是即将孵化成一个生命却又被残忍地中
止孵化的卵。

信的末尾，她写了两个字：谢谢。

他叫路人甲，她叫路人乙。
他们只能活在旁人的故事中。无论赤日炎炎还是风霜雨雪，

他们隔路相望，彼此交错，导演的镜头从来都不肯在他们身上多
停留哪怕半秒。

这天是除夕，像往常那样，他们各自扮演着预定的没有姓名
的角色，没有任何台词和自我特征，与喜庆的背景融为一体，匀速
路过。

路人乙流泪了。好在夜色中，摄像机的镜头不会抓拍到她的
表情。

负责这部戏的导演很苛刻，如果知道她哭，在这样喜庆的
镜头里一定不会再有她。这是她最后一个镜头了，距这部戏的
结束还早。

她已经完成了所有的表演。不是说这戏，而是讲她的
生活。

她的病已经到了尽头。她一直憧憬着扮演一个悲情
的主角，而她在生活中做到了。

那个观众就是我——一个微不足道的路人甲。
无论在我的戏里，还是在她的戏外。

她的人生与戏似乎颠倒了，我不知道该怎么
面对。

这部戏杀青之后，就再也不会被人记
起，也不会有人知道。

这样一个值得记忆，却无法被人
记住的路人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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